
寿光是个不大的县级市，却名
闻海内外。这不仅因为它是著名的
蔬菜之乡，还因它是“三圣”故里：传
说创造文字的“文圣”仓颉、“盐圣”
夙沙氏和“农圣”贾思勰，都诞生在
这个地方，所以寿光又称“圣城”。

寿光城南有座仓圣公园，这里
绿树成荫，花木扶疏，亭台楼阁林
立，假山湖水相映，仓颉纪念堂就建
在园中的湖心岛上。纪念堂正殿是
身披树叶、腰捆兽皮、手握所创文字
的仓颉圣像。其身后有一神龛，内有
仓颉所造二十八字的石刻，四周绘
有数幅仓颉造字的传说故事。随着
讲解员声情并茂的讲述，我们仿佛
走进远古历史的隧道，跟“文圣”仓
颉一起，重温那段惊天地、泣鬼神的
难忘时光……

仓颉原姓侯闵，名颉，是黄帝
的史官。他受鸟兽足迹的启发，最
早创造了原始象形文字。关于他造
字的传说，早在战国时期已经广泛
流传，《韩非子》《淮南子》《说文解
字》等书中都有这方面的记载。东
汉王充在《论衡》中说，仓颉“仰观
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纹鸟迹之
象，博采众美，合而为文”，明确地
说仓颉是根据日月形态、鸟兽足迹
造字的。他的伟业，使天地为之震
惊，人间为之轰动，遂出现了“天上
下粟米、夜里鬼哭泣、百鸟向天飞、
苍龙潜海底”的奇特景象。仓颉的

“文圣”之名，也由此而来。
那么，仓颉是怎样根据鸟兽的

足迹创造文字的呢？史书上记载不
详。而在寿光民间，却流传着这样的
传说……

有一次，仓颉参加集体狩猎。
当走到一个三岔路口时，几个老

人为往哪条路走的事产生了分
歧。一个老人坚持往东走，因为那
边有羚羊；另一个老人坚持往北
走，说北边有鹿群；还有一个老人
坚持往西走，说西边有两只老虎，
不及时追打老虎就会跑掉。仓颉
问其究竟，原来他们都是根据野
兽的脚印判断它们的出没方向
的。这让仓颉猛然醒悟：既然一个
脚印能代表一种野兽，我为什么
不能用一种符号来表示一种东西
呢？于是，他带着这一发现回到家
中，开始创造各种符号来表示各
种不同的事物。黄帝知道这件事
情后，对仓颉大加赞赏，派他到各
部落去传授这一方法。渐渐地，这
些符号的用法，得以广泛推广，并
形成了最初的象形文字。

还有一种说法：有一年，仓颉到
南方巡守，登阳虚山时，见到一只大
龟，丹红色的龟背上密布着许多青

色的花纹。仓颉看了，顿悟花纹所示
文字的道理，从而萌发了发明文字
的宏愿。后来，他仰观天上奎星圆曲
之势，俯察山川脉络之象，观鸟兽虫
鱼之迹，察草木器具之形，描绘摹
写，终于造出各种不同形状的文
字……

这两种说法虽不完全相同，但
却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说明仓颉是
受大自然的启示，创造象形文字的。
这是他智慧的结晶，也是“道法自
然”哲学思想的真实体现。

得知了仓颉的辉煌业绩，我们
更想了解他在寿光留下的行踪。讲
解员好像猜透了我们的心思，不无
遗憾地说：“由于历史久远，时代变
迁，仓颉在寿光的原始踪迹已很难
找到。不过，从很多史书记载中，从
后世许多纪念物中，都足以说明，寿
光就是仓颉诞生和活动的地方。”接
着，她又给我们讲起仓颉在寿光的

历史……
仓颉的故里在寿光之说，源于

古代寿光曾有仓颉墓。据说周朝初
年，在寿光的仓颉墓中，曾出土“鸟
迹书”。这一说法见于元代《至正金
陵新志》一书: “昔周初于仓颉墓下
得石刻，藏之书府，至秦李斯辨其八
字云：‘上天作命，皇辟迭王’。叔孙
通识十三字。”宋郑樵著的《通志》中
也载：“仓颉石室记二十八字，在北
海（即寿光）仓颉墓中，土人呼为藏
书室……”

对于仓颉墓室的准确位置，北
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中也有详细
记载：“巨洋水自湖东北流，经县故
城西……城之西南，水东有孔子石
室，故庙堂也。”郦道元说的“巨洋
水”即寿光的弥河。“孔子石室”即仓
颉墓中石室。“故城”是西汉时的寿
光县城，在现在洛城镇牟城村一带。
由此可知，古时仓颉墓就在寿光牟
城附近。明洪武年间，当地人又在寿
光城西门外修建仓颉墓，纪念这位

“文圣”。墓地面积共十余亩，四面护
以短墙，墙外绿水环绕，匝岸多垂
柳，夏日枝叶纷披，翠柳藏莺，风景
清幽。正门为月形圆门，门前小桥流
水，倍增雅趣。墓前一亭，曰“启秘
亭”，飞檐翘角，别具一格。墓的东西
各有一井，即寿光八景之一的“仓颉
双井”。二井貌似普通，却神奇莫测。
东井水质清冽透明，甘甜如醇；西井
水略显浑浊，苦涩如黄连。若往东井
投一石子，西井则同时有声，水花泛
起；若往西井投一石子，东井亦然。
园中松柏掩映，槐柳成荫，常有游人
来此吊古览胜。然而，这处历经五六
百年历史沧桑的墓园，却在上世纪
60年代被拆除了。

荣成南部沿海有一个以石头命
名的著名古镇——— 石岛，山石皆为
红色，取名“石岛红”、“将军红”。上
个世纪50年代，北京人民大会堂等
十大建筑，多以荣成石做墙体、台阶
和立柱。

1971年春，坐落在荣成县石岛湾
畔的朋上村，进行村容改造规划，俺
家老房在拆旧建新之列。自建新房，
备料先行。按胶东农村用石头砌墙
建房的习俗，备好两米左右的台阶
石、门窗横档石和方方正正的料石，
成为当务之急。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哥哥在长
岛驻军服役，打国防坑道，修战备工
事。14岁参加八路军、身上留下日本
鬼子8块弹片的父亲深知，同是打石
头，国防建设事大，个人建房事小，
他没向哥哥吐露半个字。而刚刚高
中毕业的我，被聘为联中教师，正在
参加荣成县红校（师范）为期三个月
的师资培训。于是，备石料这副费心
费力的重担，就压在父母和尚在初
中求学的妹妹、弟弟肩上。

阳春四月，父亲求亲拜友，从宁
津公社口子等村，请来三位石匠师
傅，到村东五六里路远的养马顶“石
窝子”打石头。第一天早上，三位师

傅来到我家集合。按常规，应由东家
或小工把一百多斤重的石匠家什推
到采石场。然而，当三位师傅得知我
父亲是伤残军人的情况后，都抢着
推小车。

进到采石场，石匠师傅得知，这
“石岛红”曾是当年建筑人民大会堂
时用的石材，特别高兴，当即进行
现场作业。先是抡起大锤，打眼放
炮，拓开采石面；接着，用小锤击打
钢钻，凿出一排两寸左右上窄下宽
的石槽，再放进“钢轧”，奋力用十
几斤的大锤依次撞击，解出方方正
正或有棱有角的料石。父亲既是

“东家”，又兼小工，手握钢撬，一寸
一寸往外撬动大石料；躬身弯腰，
用双手外掀小石头，汗珠吧嗒吧嗒
往下滴，还是跟不上石匠师傅的
趟。上午10点多钟，母亲蒸好大饽
饽、糕饽饽、菜饽饽，炒好家常菜，
装进小拐篓，烧好大半桶开水，用
扁担挑上采石场。师傅吃晌饭时，
父母忙着用扁担往外抬料渣，父亲
脸上方才“阴转晴”。

当天晚饭后，父母聊起白天清
理石场的闹心事。从小孝顺父母的
妹妹、弟弟接过话茬，主动“请缨”上
山。打那以后，每天上午妹妹弟弟轮

番向学校请假，采石场里多了“童子
军”。父亲担心这超负荷的重活，会
压坏孩子稚嫩的身体。抬石头时，总
是尽量给妹妹弟弟让个“大杠”，一
步一颤往石坑外走。有时遇上大块
石头，石匠师傅还主动过来帮忙，替
换孩子抬一抬。父亲和妹妹弟弟，一
边擦汗，一边连声道谢。

一天上午，弟弟从石窝子往
上掀石头时，翻滚下来的石头，把
他的左手拇指砸裂两瓣，血流不
止。鲜血淌在儿子手上，痛在父亲
心里。当年在战场上流血不流泪
的父亲，急得眼圈发红，简单撕布
包扎后，马上陪着弟弟赶到村卫
生室，缝了七八针。父亲前脚走，
弟弟后脚跟着又回到石场。父亲
瞪眼撵他回家，弟弟却开玩笑说：

“爹，您常说当年打鬼子轻伤不下
火线，今天俺的大拇指砸开口子，
出点血，不要紧啊。”他硬是端着
左手，继续当小工，过了十多天拇
指才痊愈。

四月底，培训班结束。我蹬着大
金鹿自行车，赶了六七十里路回到
家中，不料却是“铁将军”把门。一打
听邻居，说：“你家采石头呢，赶快去
帮忙吧。”当我满头大汗赶往采石场

时，一位石匠师傅打趣道：“你这个
人可真有福啊，家里打石头半个月，
今天刚完工，你就回来啦！”听着师
傅的话，看着父母黑瘦的脸，我鼻子
一酸，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转。

次日，闻讯俺家采石大功告成，
十八名青壮年自愿推着独轮车集结
上山。每人都在小车两侧均衡装好
1000多斤石料，车袢上肩，双手架起
发颤的车杆，拉着用马车轮胎制作
的制动闸，一路顺坡，踏上义务运石
料的征程。山道弯弯，车轮滚滚，山
野里传来阵阵笑声，还有那“吱扭吱
扭”的刹车声，汇成了运石车队欢快
的交响曲。

望着刚刚码起在宅基地前后
的两垛“石岛红”石料，全家人比过
年都高兴。父母请来村妇女主任亲
自掌勺，近邻好友一道帮厨，炒好
了大块的猪肉炖白菜，烙好了喷香
喷香的葱油饼，蒸出了雪白雪白的
大饽饽，犒劳有恩有功的好乡亲。

前几年，全家人和乡里乡亲一
道，告别了祖祖辈辈居住的石头
房，住进了嘉和社区新楼房。年届
九旬、银发飘飘的母亲笑着说：“现
在老的也好，少的也好，都掉进福
囤子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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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是1960年5月8日，我们
和全国著名模范教师任瑞卿老先生

（前排中）在一起的合影（本文作者前
排右一），至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

任瑞卿（1889-1978），平度县人，
1939年参加革命工作。抗日战争期
间，他创办了抗战小学和妇女识字
班，积极组织学生、儿童、妇女开展
抗日斗争，还多次以教师的身份掩
护革命干部。他动员亲属7人参军参
政，仅1942年一年内就有5名亲属为
国捐躯。任老工作勤恳，任劳任怨。
1959年任平度实验小学校长兼党支
部书记，虽年届七十，仍扶杖到校亲
自上课。他先后十几次被评为全国、
省、地、县模范教师，多次进京参加
先进工作者会议和国庆观礼，受到
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国家主席
刘少奇和革命家、教育家吴玉章等
曾分别和他合影留念。

1960年5月，昌潍地区召开全区
文教群英大会，25岁的我作为先进代
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当时，我在五莲

县（原属昌潍地区）洪凝公社长兰完
小任校长。长兰完小和我所辖的五处
村小就在五莲大青山的脚下。这些村
小离完小近则三五里路，远则十几
里。村小的学生不多，少则十几人，多
也不过三四十人，且多是民办。我除

了在本校上课工作外，还要经常到各
村帮助群众办学，辅导教师业务。白
天没时间，我就晚上独自一人去村小
工作，经常深夜而归。“文革”期间完
小改为联办中学，我仍在此任校长。
在这里，我整整干了21年。

出席这次会议的五莲县教育系
统先进代表有36人。会议期间，我们
县的六位完小校长，拜访了平度县

（原属昌潍区）代表任瑞卿老先生。5
月8日这天，各代表团自由活动，大
约上午十点左右，我们在地区招待
所的接待室里会见了任老先生。当
任老得知我们是五莲县的代表，他
高兴地说，五莲是老解放区，你们为
老区的教育事业工作是很光荣的事
情。他还说，党和政府十分重视教
育，关心教师工作。有一次在京开会
时，周恩来总理和他亲切握手，询问
工作、生活情况，夜间查看代表宿舍
时还为他盖被。因时间有限，拜访匆
匆结束。最后，他给我们留言签字，
和我们合影留念。

这张老照片我保存了57年。青年
时代他就激励着我不再向往城市生
活（我原籍青岛市），立志扎根山区，
从教一辈子。回忆我近半个世纪的教
学生涯，是辛苦的，更是光荣的，快乐
的，是永远值得怀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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